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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阅读，世上每个好读书

的人应该都有话可说。以前看到

“三更有梦书当枕”这样的句子，

总是神往。枕边尽是自己要读的

好书，读书人至乐也。现在生活

经验多了，知道枕边皆是书，睡起

觉来都是硬硬的书脊，哪里会舒

服？这样的诗句代表的，其实是

一种渴望日夜与书做伴的心情。若用现在的流行

语表达就走心多了，有一句叫做“唯有美食和书籍

不可辜负”。美食令我们在大快朵颐之时，心灵也

留下愉快的记忆。而书籍，那些对美的感悟、对生

活的心得，让我们的心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原

本局限的视野由此获得开拓。美食与书籍，就是这

般滋养身心、令人留恋的好物。

世上书的种类繁多，即便再爱读书的人也不能

读完。我小时候有志向要把所有著名的文

学作品都读一遍，后来知道那是自己不懂

事，海水用瓢去饮，怎可能穷尽？且慢慢也

知道，人生在世，读自己喜欢的书更要紧，

读到可以影响自己人生的书就是幸福。

说到影响人生的书，我近年来比较沉

迷的是关乎生态与大自然的文学书籍。起因是一

年春天，我突然在一块仅如电脑屏幕大小的野外草

地上，发现有五六种植物分布：紫花地丁、卷耳、宝

盖草、繁缕、婆婆纳……它们每一样都蓬勃舒展，却

从根茎到叶片各不相同。往年我走过这块地多少

次，却从没发现过有这么多种植物，它们之间又有

这么多不同。还有从我们身边掠过的鸟，看上去都

差不多，实际上千差万别。大自然一直都是这样无

穷无尽地存在着，以花草的方式，以鸟与鱼的方式，

以雷电风雨这些天气与气候的方式。但如果不是

观察这块草地的契机，我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在

那一瞬间认识到大自然的神奇。

在这样的心灵发现之下，我突然非常想重读青

少年时期已迷恋并熟记于心的古诗词。毫无疑问，

中国古诗词几乎就是自然博物的汇集，我们了解的

每一种自然之物，往往在古诗词里都能找到对应。

这些诗词真是中国人与自然倾心相交与相托的深

刻写照。我从书架上取下珍存多年的《陶渊明集》

《王维诗选》。当重新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时，我感到，陶渊明以自然入诗，终又

在诗歌里，存留下中国人共有的另一个更恒久更广

袤的自然。我又读王维，他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幼年的我读时，以为是写大自然极美的一

句。现在，我明白王维不仅是在写大自然，更像是

在写我们每个人曲折而多思的人生——这

句诗几乎是在写一个哲学命题了。

我一面重新开启阅读古诗词之旅，一面

狂热地购买、阅读近些年出版的许多有关植

物、动物以及自然的书。郑逸梅先生的《花

果小品》，像一张张清淡的花草素描；日本作

家柳宗民的《杂草记》，更近于一本植物科学书；又

有上世纪的英国人 J.A. 贝克写的《游隼》，是他用了

几十年时间对游隼这种鸟类的追踪记录，也是我读

到最细腻的写鸟类的书。

所有这些自然文学书籍，都是作者在自然中沉

浸许久得出的写作结晶。这方面的代表，还有写下

《瓦尔登湖》的梭罗和写下《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

想》的卢梭。梭罗主动放弃波士顿蒸蒸日上的生意

而独自到瓦尔登湖边生活了两年，因为他想了解并

证明，人活得更为从容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而卢

梭，在隐居一个小岛的几个月里，与植物交上了朋

友。他们重返自然的理由各异，最终却都成了为大

自然为花鸟虫鱼立传的人，成为写作、描摹大自然

的高手。

这些作家与书籍之外，我不能不提到契诃夫。

在我心目中，契诃夫是自然的知己，他似乎了解每

一朵云的心事，他能看见每一

匹马的哀愁，他也不忘打听路

过的每个村庄的消息。同时

他 把 于 大 自 然 中 获 得 的 那 些

真谛，传递给读者如我。每次

读契诃夫写景，都让我想立即

冲出家门，回到森林 、草原以

及流水旁，看云朵看月亮看马

匹牛羊。对生活，契诃夫或许有无法抹去的悲观，

但是对大自然，他只怀着深深的爱意。

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见两个六七

岁大的男孩蹲在地上盯着地面看，几分钟都不起

身。从我的角度看那块地，感觉空空荡荡的什么也

没有。于是我凑近了仔细看，原来在地砖的缝隙之

中，一条不到 3 厘米的小蜈蚣在蠕动，似乎决定不

了自己的去向，于是来来回回地折腾。两个孩子就

这样看着蜈蚣，讨论它会去的方向，一会儿为小蜈

蚣发笑，一会儿又发愁。最后，小蜈蚣终于折腾到

站牌的后面去了，两个孩子赶紧跟随，也移了过去。

直到车来了，他们的妈妈喊他们上车，他们才恋恋

不舍地离去。

那两个孩子蹲着看蜈蚣，仿佛车站、目的地等

其他事物都不存在了的场景，令我感动。我想这就

是赤子之心啊。所谓赤子之心，其实就是完全的兴

趣与兴趣带来的完全的专注。在孩子的眼里，一条

小蜈蚣等于一个世界。世界很大吗？似乎并不如

一条蜈蚣有趣。蜈蚣很小吗？它足够看上一小时

一天甚至一年。

这两个看蜈蚣的孩子，也许长大了就可能成为

那些自然文学的写作者，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人当中

的一个。他们对大自然几乎天然充满着好奇与爱，

并能沉浸其中，彻底忘记自我。他们在观看自然之

中的万事万物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有关，或

“ 我 ”即 是 万 事 万 物 。

我 是 婆 婆 纳 草 ，是 河

流 、腊梅树，是南飞的

天鹅与北归的雁，我就

是自然。

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书
王晓莉

客居四季常夏的海南岛，

到了冬天，常常会怀念故乡的

雪。异乡异客，无论是走在南

国椰林里还是烂漫花丛中，阅

读之余，送客之后，尤其是一个

人独处时，那故乡的雪哟，便纷

纷扬扬在脑海中飘洒下来。一

瞬间，刺骨的寒、怡人的爽，袭

进了灵魂，萦绕在身体里，窸窸

窣窣，久久不绝。早年，曾有诗

人把片片雪花看作是“天降的

书信”。只有在雪国生活过的

人，才会有如此比喻。

倏忽之间，悄然来到横道

河子。这个地处黑龙江省海林

市的小镇，坐落在群山怀抱之

中，数十座洋气的别墅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俨然—个童话世

界。河水湍急，老式蒸汽机车

从远方朝着小镇的方向缓缓驶

来——这便是我的故乡，我的

出 生 地 。 至 今 我 还 清 楚 地 记

得，儿时的家坐落在东边的半

山坡上，那里是小镇上最早能

够看到玫瑰色朝阳升起的地方。初升的旭

日躲在枝丫稀疏的丛林后面，像一幅精美的

木版画。

每到雪季，大雪封门。小镇居民凌晨起

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雪。厚厚的大雪呀，

总有两三尺厚。放眼望去，周围的山林，山

坡下那一处处冒着炊烟的住宅，还有铁路机

车库，都披上了厚厚的白雪。这是上天的杰

作。那条穿镇而过的横道河，已然被大雪掩

盖得时有时无，似一只跳跃的银狐。远处，

铁路员工正在清理铁路线上的积雪。可雪

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呐。皑皑的白雪，将小

镇变成了银色的世界——银色的山林，银色

的 房 子 ，银 色 的 街 道 ，甚 至 连 行 人 都 是 银

色的。

只 有 生 活 在 雪 镇 里 的 人

们 ，才 能 体 验 清 扫 积 雪 的 快

乐。院子里的雪先不去管它，

先清扫出一条下山的小道来。

雪如此之厚，清出的雪道俨然

一条战壕。雪的战壕里充满

孩子们的笑声。这是孩子们

的快乐时光，女孩伸出舌头接

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品尝，男孩

打雪仗、滚雪坡，甚至抓起雪

来 吃 。 大 人 们 才 不 管 孩 子 们

怎 么 疯 呢 ，只 要 清 出 雪 道 就

好 。 一 声 悠 长 的 火 车 汽 笛 声

回 荡 在 山 谷 之 中 。 远 道 而 来

的蒸汽机车披着厚厚的霜雪，

喷着大团大团的蒸汽，缓缓驶

进 了 小 镇 。 孩 子 们 停 止 了 游

戏，静静地看着，随后，欢快地

向 车 厢 里 的 旅 客 挥 手 。 火 车

终 于 停 了 下 来 。 大 人 和 孩 子

都凝神看着，看看有谁向山坡

上 走 来 。 倘 若 有 人 向 山 坡 上

走来，孩子们便会欢快地跳着

喊：“回家——回家——回家——”调皮的孩

子还会喊：“酸菜馅儿饺子，油煎黏豆包，鹿

肉丸子汤，牛肉苏泊汤……”然后一起蹦着

跳着唱起儿歌。

早饭过后，孩子们开始清扫院子里的

雪。与其说是扫雪，莫如说是在院子里做游

戏、堆雪人、造雪屋，甚至帮大人砌雪窖。要

知道，雪窖里可以储藏各种冻货，野猪肉、狍

子肉、鹿肉，冰冻的小河鱼、林蛙，还有冻豆

腐、冻饺子，甚至可以把新鲜蔬菜放在里面

冻藏。还有大列巴、冻梨、冻苹果、冻柿子这

些孩子们的“冰点”。雪窖可是天然的大冰

箱，能保持食品的新鲜。记得有一位朋友问

我，他在小镇买了一个大列巴，太大了，吃不

了可咋办？我告诉他，可以放在家里冰箱冷

冻层保存起来。吃的时候，让它自然解冻，

依然能保持原有的新鲜。至于冷冻的蔬菜，

那是小镇人尤其喜欢吃的，将其解冻后，用

热水焯一下，蘸大酱吃，特别好吃。

故乡是我率真生命的起点。大雪飘落

兮，常让我夜不能寐。每到冬季，我都巴望

着有机会回故乡小镇。在雪地里打一个滚

儿，让凛冽的风痛痛快快地吹拂我、冰冻我；

让漫天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化成甘甜的水

珠，头发上、睫毛上都结满白色的霜。这漫

天 的 大 雪 让 我 忘 掉 了 所 有 的 烦 恼 和 不 愉

快。对于横道河子的人来说，度过一个这样

的冬天，这一年就已经完美。

只是，先前的房子已几易其主，或是成

了民宿，或是成了画家、艺术家的创作室。

不过，我永远是雪镇的子孙。横道河子的老

街坊、老邻居和儿时的玩伴，他们还生活在

这里。不管我到谁家去，那家主人都会邀请

我在温暖的屋子里，围坐在俄式壁炉旁，烤

着火，喝上一杯热奶茶、热咖啡。这是我想

要的生活。还是诗人说得好，这漫天飘落的

雪花就是一封封天降的书信。在我看来，它

们更是一封封来自故乡的家书，呼唤着远方

的儿女，“回家——回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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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秋日，家乡雷州半岛

上的雷州市纪家镇的湿地、林

地、农田里，鹰影翩跹。作为资

深候鸟保护者，徐粤心在微信

里又同我念叨着，候鸟南下的

季节来了，这个秋天，过境的雕

鹰群比上一年还要多，如果赏

鹰节能办成，那该多好啊。

鹰 是 人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动

物。事实上，那些盘旋在我们

头上的猛禽，并非全是我们所

熟悉的雄鹰，它们有

的是隼，有的是雕，另

外还有鸢、鹞、鸮等。

我姑且把它们归为雕

鹰族。

一 直 以 来 ，我 都

以为这些雕鹰是家乡

这 块 土 地 上 的“ 土

著”。徐粤心告诉我，

雕鹰里其实很多都是

候鸟。因雕鹰类猛禽

几乎都是国家二级以

上保护野生动物，更

易 受 到 盗 猎 者 的 伤

害，因而成为他们护鸟志愿者

团队这些日子重点观察保护的

对象。

纪家镇豪郎村是徐粤心他

们的主要观测点，连片的稻田、

红树林、滩涂，让野性生长的生

物充满生机。在这里，记录到

过境的猛禽就有 27 种。这个

秋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如白肩雕、乌雕、白腹海雕的再

次 造 访 ，更 让 志 愿 者 们 兴 奋

不已。

显然，对于这些雕鹰来说，

这里已如同它们的村庄，村庄

里有它们的亲人、邻里，也有它

们的喜怒哀乐。这块土地给了

它们翱翔的天空，包容了它们

的全部，这才是它们在此停留

的最大缘由。在它们的翅膀之

下，驻足着那么多守护者，它们

有足够的理由活得越来越无所

畏惮。

徐粤心年方四十，却已有

20 多 年 的 护 鸟 志 愿 者 经 历 。

多年来，他积极呼吁、宣传保护

候鸟，每月义务巡查、暗访，劝

阻 、制 止 各 类 伤 害 候 鸟 的 行

为。早些年，他无数次冒险与

盗猎者、鸟贩子斗智斗勇，结果

遭遇报复，连家里的窗户都被

人砸烂好几次。

徐粤心说，保护候鸟除了

个人的勇气和民间的力量外，

还需要当地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有力的法律

武器。现在，雷州半

岛全域被政府划定为

禁猎区，禁止非法猎

捕陆生野生动物，这

让徐粤心和伙伴们拿

到了护鸟的利器。看

着每一只路过雷州半

岛的雕鹰在这里得到

保护，这是徐粤心他

们最为欣慰的事。

我 不 由 感 慨 ，任

何一块土地上，生物

之所以得以跟随季节的脚步浩

荡而有序地行走，背后一定有

一群默默的守望者。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设立赏

鹰 节 ，是 徐 粤 心 多 年 的 梦 想 。

他希望借此可以有更多人欣赏

到鹰的雄健、雕的力量、鸢的轻

盈、隼的速度。既吸引游客来

观光，也让赏鹰节变成一个宣

传的平台，让更多人走进爱鸟、

护鸟的行列，让生态保护意识

更加深入人心。

前些日子，徐粤心又给我

发 来 微 信 ，问 我 是 否 回 来 看

看。对于一个长年在外的游子

来说，“回来”一词瞬间激活了

我与这块土地的关系。但我每

次归来都是匆匆几天。相对于

这群来自异乡的雕鹰，它们似

乎更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

自在飞翔的同时，传播着这方

水土的自然之美与人心之善。

鹰
归
来

孙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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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 都 说 ，湖 是 大 地 的“ 眼

睛”。没有湖的城市，好似没有灵

魂的人，即便盛装出行，也不过是

空有躯壳，黯淡无光。

神州大地上，遍布数不清的

湖。这当中，徐州的湖，没有动人

心魄的美，也算不上屈指可数的

奇，但是当你走近它时，却能嗅到

一种独特、勇敢的气息。这座曾

经秃山少水的城市，今天，硬是把

“穷山恶水”的标签换成了“一城

青山半城湖”的名片。这个过程

里，有着怎样的艰难与决绝？

徐州的湖，可谓星罗棋布，单

在城区，较大的就有 9 个。这些

被怀抱于青翠山峦间的湖，如一

面面明亮的镜子，倒映着这座城

市的风景，映衬着城中人的笑脸。

单从名字上看，你就兴趣盎

然。云龙湖、大龙湖、金龙湖、九

龙湖……明明是温柔娴静的湖，

何以起这般硬朗的名字？转念一

想，不由释然。这里历史上就是

苍 茫 之 地 。 元 代 词 人 萨 都 剌 在

《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中唱道，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

这片土地，似乎血液里就流淌着

雄浑的气息。

徐州的湖中，最负盛名的无

疑是云龙湖。夏日的云龙湖如同

一位热烈的女神。那满眼望不到

尽头的荷花，就是她身上层层叠

叠的裙摆。万人游泳池中，人头

攒动，人们尽情抒发着生命的激

情。不时有水鸟在湖的上空轻轻

划过，发出愉快的鸣叫，似是在表

达对这片湖水的感谢与赞美。

冬日的云龙湖呢，则变得深

沉冷静了许多。湖边成片的水杉

林高高挺立着，仍然青翠，间或糅

以鹅黄、朱红等色调，五彩斑斓，

别 有 风 韵 。 即 便 是 这 寒 冷 的 季

节，云龙湖仍是徐州人喜爱的地

方。白色的婚纱裙在风中摇摆，

三两知己“围炉煮茶”的香气氤

氲，好一首人间的冬日恋歌。

千年前，任徐州知州的苏轼

感叹，“若能引上游丁塘湖之水，

则此湖俨若西湖”。这片曾由周

围山洪注入而成的石狗湖，终实

现了东坡先生的夙愿，也带给这

座 城 市 莫 大 的 骄 傲 。 那 肩 扛 锹

挖、挖泥筑坝的苦斗，和近年来环

湖截污、显山露水的实战，已如同

一帧帧珍贵的画面，定格在徐州

人的记忆中。

云龙湖从历史中走来，在徐

州，更多的湖则摇曳着创造的身

姿。谁会想到，近年来吸引游客

纷 至 沓 来 的 潘 安 湖 ，前 身 竟 是

1.74 万亩的采煤塌陷地。面对伤

痕累累的土地，徐州人创新采取

采煤塌陷地治理的新模式，让“伤

痕”一词成为历史。

你看，那深凹的黑黢黢泥土

滋养着成林的杉树，还引来了数

不清的水鸟。摄影爱好者早伏晚

没，只为拍下珍贵鸟儿的画面。

外地打工的游子也陆续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吃惊：矿没了，

尘土没了，横空出现的这面湖，已

成为人们张开双臂拥抱的网红打

卡地。

有人说，潘安湖的蜕变不仅

是对自然的尊重与修复，更是对

人类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诚哉

斯言！徐州的湖可能不是历史最

悠久的，不是故事最多的，也不一

定是最秀美的，但这些湖记载着

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奋斗故事与

开拓精神。只要你静下心来，一

定 会 感 受 到 这 一 面 面 湖 跳 动 的

脉搏。

此时，你也可以越过这些绸

缎般光滑的湖面，向远处眺望。

流光溢彩处，是万家灯火，是这座

城的烟火人间。

徐州的湖
陆金玉

“那刀又不快了。”妻子边切菜

边埋怨，“这磨刀石磨一次管不了多

久，看来得找磨刀匠好好磨磨了。”

说着，妻子拿出磨刀石磨起来。

“我来。”看她力气小，我接过磨

刀石。先沿着刀口横着磨几下，又

直直地来两下，几分钟后，手腕竟有

些酸胀。“应该可以了。”我将刀交给

妻子。

“还是不行。”妻子勉强把肉切

了，口中念叨着，“哪天听到磨刀匠

来，一定得拿去磨一磨。”

妻子的话，让我对磨刀匠时不

时地关注起来。

一日，我下班回家，快到家时，

听到“磨刀，磨菜刀”的喊声。猛然

想起家里的刀要磨，我连忙寻声找

去，见身后不远处，有位看上去 60 岁

开外的老人边喊边向这边走来。

“老师傅，您跟我走，我拿几把

刀给您磨。”不远处就是我家小区。

临 近 傍 晚 ，小 区 的 光 线 有 些 暗 了 。

老人问，可否拿去广场那边磨，那里

宽敞，又比这里亮堂。我点点头，让

老 人 稍 等 ，然 后 赶 紧 跑

回家。妻子刚好也下班

到家，她搜出几把刀，与

我一起拿去找磨刀匠。

到 了 楼 下 ，却 不 见

老 人 。 左 右 寻 望 ，才 发

现他已在广场一角磨刀。

我们快步走过去，见老人正低

着头聚精会神地磨刀。他一手按刀

背，一手握刀柄，来回推送着菜刀。

那刀在那双手的驾驭下，不断闪烁

着光亮。

再仔细打量，老人的行头简单

却丰富：小板凳的一头并排有粗、细

两块磨刀石，那一头挂了一只小箱

子，里面装着锤子、钢铲、水刷、水布

之 类 的 工 具 ，凳 腿 上 还 绑 着 个 小

水罐。

见我们来了，老人连忙歉意地

解释：“刚坐下，旁边开馆子的就拿

来了刀，我先把他这几把磨了，再磨

你们的。”

“没事。”趁等待的工夫，我们和

老人聊起天来。原来，他在这里帮

儿子带孩子，要等儿子下班后才能

出来。老人笑笑说：“儿子他们刚贷

款买了房，自己能挣点，孩子们就轻

松点。自己也想找点事情干。”

见还有一会儿，我们便把刀放

在那儿，告诉老人：“我们去转一圈，

估摸您磨好了，再过来拿。”

回来时，天色已经很暗了，广场

上的灯光虽已亮起，却仿佛被一层

薄雾笼罩，光影朦胧。那位身处一

隅的磨刀老人，愈发让人难以看清

他手中的动作。

等走近时，我们看到老人身旁

有手机的亮光。

快步走到老人面前，才发现，这

光是一个中年男人亮起的。不等我

们问，他像是对我们说：“这光线太

暗了，老人又在磨锋利的菜刀，怕伤

着手。”

原来，他是来拿磨好的菜刀，见

老人还在继续磨，就用手机为老人

亮起了光。

我低声问：“老师傅，刀快磨好

了吧？”

“快了，已经磨了一半了。”老人

答道。他依旧低着头，手中磨刀的

动作没有停歇。

“ 不 急 ，您 慢 慢 磨 ，我 们 不 急

着走。”

中 年 男 人 见 我 们 也 亮 起 了 手

机，说：“有你们照着，我就先走了。”

说罢，他提着菜刀离开了。

我和妻子各站一边，为这位夜

色 里 的 磨 刀 老 人 继 续 增 添 一 抹

光亮。

一抹光亮
李万军

汪曾祺在《果蔬秋浓》一文里

写道：“不用刀，用棒子打它一家

伙……喀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

萝 卜 香 气 四 溢 ，吃 起 来 甜 、酥 、

脆。”这段文字，勾起了我对种萝

卜、收萝卜的回忆。

小时候，村里家家种萝卜。冀

南一带山村，多种那种大白萝卜。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白玉春”，一

种叫“露八分”。两种萝卜外观上

看不出区别，体格都很健硕。不同

的是，“白玉春”长又直，深扎地下；

“露八分”则喜欢挺出地面，把自己

亮出来，似乎有点炫美。

在北方，萝卜白菜这两个打

不散的搭档，几乎是天天见的冬

日 餐 桌 主 角 。 它 们 循 着 节 令 回

村，人们一点不敢怠慢。特别是

萝卜，一耽搁，就容易失水、糠心、

发柴。萝卜好像也有自知之明，

一到立冬就开始在菜垄上探头探

脑。有的等不及人来拔，自己就

“拔”了出来。“露八分”更出格，半

截身子都蹿出了土垄，有露出一

截 玉 白 的 ，有 露 出 一 段 翠 青 的 。

看着它们急哈哈的模样，挺有趣。

那时，我们常在田野里玩耍。

山野阡陌间，四围是灰黑的山岭，

“窝”着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挖

红薯，用火烤着吃；再去人家菜地

里抱娃娃般弄来一个大萝卜，一

边走，一边扯掉缨子，随手扬在山

风里。萝卜个头大，无处下嘴，便

找来尖石片拉开，或拿棒子敲开，

弄成许多块，然后“嘎吱嘎吱”嚼

起来。口里萝卜汁液清甜，心中

似有清溪汩汩流过。

收萝卜是大活儿。萝卜往回

收，是需要壮劳力出马的。那场

面，“嘿哟嘿哟”拔萝卜，真不带夸

张的。就连最有力气的汉子，拔

不完一垄萝卜，都已冒汗了。收

萝卜累了渴了，拎起一根萝卜，对

着曲起的膝盖一磕，“咔嚓”一声，

一分两段，汁水渗出。往那断面

上张口就咬，嘴里发出脆响。我

总觉得，那萝卜真鲜真美啊，也许

是因为吃的心情和气势吧。

萝卜收回家，在篱笆院里垒

成半白半绿的萝卜墙。很快，爹

娘就安排好了萝卜的去向：一些，

擦成丝儿晒干，来年拿水泡开，做

菜、做汤、包包子；一些，切块儿腌

咸菜，佐餐；剩下的那些呢，现吃

现取。爹娘忙着打发萝卜：擦萝

卜丝儿、切萝卜块……家里，到处

是又辣又甜又齁的萝卜味儿。

这时候，你上房看看，房顶铺

满了银线般的萝卜丝儿。一天下

来，萝卜丝儿卷了、翘了，呈昏沉

的米黄色。再有几天，萝卜丝儿

干透、晒僵，硬茬茬装进麻袋，撂

在厢房，寄存给来年。

日子一晃而过。如今，萝卜

仍是我家冬天餐桌的重要角色。

当下的日子，也被萝卜调理得安

安定定。早晨喝粥，佐餐的小菜

就是萝卜丝儿。拌着青红辣椒丝

儿，一屑盐，一点香油、白糖加醋，

简单一拌，嘿，真是太美了！

娘仍然用萝卜丝儿做馅，包

大包子。暄腾腾的面皮里，葱姜

蒜末、芝麻香油和一点点肉香，都

被萝卜丝儿悉数收纳，香喷喷融

在一起。一口咬下去，丰腴的幸

福感，真像手里的大包子，暄暄地

膨胀开来。

大萝卜煮在锅里，散发着一

种宜人的气场。想起童话里，森

林里的小动物围炉夜话，锅里煮

着萝卜，火苗幽蓝，锅灶沸腾，耳

边有娓娓闲话一递一答。此情此

景，仿佛是人间幸福的一种折射。

这，就是家的模样。

家
常
萝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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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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